
朱彝尊（公元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别

号醧舫、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等，浙江秀水（今

嘉兴）人，是在文学与学术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的

清代大家之一。朱彝尊著述宏富，在文学方面，著

有诗文集《曝书亭集》八十卷，在清初文坛独树一

帜；在学术方面，编著《日下旧闻》《明诗综》《词综》

等书，特别是所编《经义考》，作为古代经学专科目录

之集大成者，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饶有趣味的是，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有一

篇《跋吾妻镜》，而同卷另一篇《书海东诸国纪》中

又再次提到了这部《吾妻镜》。《吾妻镜》是一部成

书于 1300年前后的日本编年体史书。而这也是

该书首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之中。身处嘉兴秀水的

朱彝尊能对这样一部海外异书有所留心，并最终

收入其曝书亭藏书，充分展示出他广博的学术视

野与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

另一方面，朱彝尊能接触到这部日本典籍，也

与清日两国书籍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政府解除

迁海令，大量的中国商船频繁往来清朝与日本长

崎之间[1]，部分日本典籍由此为海商携回中国，流

入士大夫之手。特别是清朝对日贸易的重要港

口、集散地正是嘉兴平湖的乍浦镇[2]，数量众多的

船舶、海商以及包括书籍在内的舶来品皆汇集于

此。朱彝尊所居的秀水距乍浦不过百里，他本人

也曾到访此地[3]，因而得享地利之便，入手一部日

本典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与日本典籍传

入中国相比，更多的则是大量的中国典籍被海商

舶载至长崎，对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

影响。在此书籍及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朱彝尊本

人的著述也凭借乍浦海港之便，以书籍贸易的形

式较早、较快地传入日本国内，并引发江户儒林、

文坛的关注。如著名学者赖山阳（1781-1832）诗

云：“排奡群推朱竹垞”[4]，以朱彝尊为清诗之代

表。大田锦城（1765-1825）则称朱彝尊“学最该博，

论最公正，会千家之长，萃百家之美，此公有焉”[5]，

对其学问推重至极。松崎慊堂（1771-1844）亦云：

朱彝尊著述在江户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大阪大学 人文学研究科 岑天翔

[摘 要] 朱彝尊著述于十八世纪前期，以书籍贸易的形式传入日本，其中《经义考》在中土刊刻仅四

年后便被携至日本。朱彝尊文集传入日本后，引发江户文坛的兴趣，和刻本《曝书亭集》以及村濑诲辅

编纂的《朱竹垞文粹》等选本相继刊行。与此同时，朱彝尊的醇雅文章在江户文坛逐渐流行，成为松崎

慊堂、安井息轩等人的取法对象，对当时的文坛风气有所矫正。朱彝尊《经义考》传入日本后亦备受江

户儒林推崇，猪饲敬所、海保渔村等名家大儒都曾抄录、研习此书。尤以大田锦城最为推崇朱彝尊，其

代表著作《九经谈》受《经义考》影响明显。朱彝尊不仅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著述

远播海外，对日本江户后期汉文学的发展、考证学的兴盛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关键词] 朱彝尊 曝书亭集 朱竹垞文粹 经义考 日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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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鬯少年学诗，于古人之源流莫不究也，于古今

之诗材莫不渔猎也。于此，诗可以名世矣。乃又

进学古文，亦犹学诗也，古文亦名世矣。于是大肆

力于六经，所谓《经义考》三百卷是已”[6]，对朱彝尊

的诗、古文、经术均颇为推崇。此外，日本记录清

朝京城及近畿地区地理名胜的图籍《唐土名胜图

会》中，特别将朱彝尊在北京的故居标记为名胜，

并附上了他本人的画像《竹垞先生之像》[7]。甚者，

江户文坛还流传着朱彝尊曾于贞享三年（1686年）

到访日本长崎，读到贝原益轩《近思录备考》并大

为激赏的逸话[8]。

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将朱彝尊置于东

亚书籍与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予以深入探讨，关于

朱彝尊著述如何传入日本，其文学及学术在日本

得到怎样的评价、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尚不明

确。基于此，本文拟首先考述朱彝尊著述传入日

本的经纬，其次通过文集的编刊、《经义考》的传抄

等，考察日本文人、儒者对朱彝尊著述及思想的接

受情况。

1 书籍东传：朱彝尊著述输入日本考

西村元照编《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收录

了日本现存清刊《曝书亭集》八十卷，共计十五部，

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

库、京都大学文学部等机构；另有《曝书亭集笺注》

二十三卷，共计五部；《曝书亭诗录》十二卷，共计

五部；《曝书亭集外诗》，二部；《曝书亭集外稿》八

卷，一部[9]。以内阁文库藏《曝书亭集》为例，其书

乃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第一册内封面钤

有“林氏藏书”“大学藏书”印，末页钤有“昌平坂学

问所”印，知是执掌江户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昌平坂学问所的林家藏书。内封面又钤有“述斋

家藏珍书”印，知是林家第八代林衡（1768-1841，

号述斋）的藏书。林述斋于宽正五年（1793年）继

任昌平坂学问所长官，此本《曝书亭集》的入藏时

间当在此后。但《曝书亭集》传入日本的时间，显

然还要在此之前。那么该书究竟是何时传入，又

是怎样传入的呢？

日本江户时期中国典籍输入的主要形式为商

业贸易，即大量典籍由中国商船携至日本长崎港，

经检查、估价等程序后，以各地的书肆为媒介在全

国范围内流通[10]。由于必须经过书籍检查、估价

的程序，长崎当地曾为此纂录了详尽的输入书目、

贸易簿册、大意书（即内容简介）等，统称“唐船载

舶书目”，至今仍留存不少。以这些载舶书目为线

索，可以重构江户时期中国典籍输入日本的情形。

其中著录元禄六年（1693年）至享和三年（1803

年）间每年输入日本新书的《商舶载来书目》，于享

保十六年条下著录有“《曝书亭集》，一部一

套”[11]。因此朱彝尊《曝书亭集》最早输入日本当

在享保十六年（1731年）前后。也就是说，在《曝书

亭集》刊刻行世后十七年便输入日本，而此时距朱

彝尊去世也不过二十二年，传播速度可谓迅捷。

根据其余载舶书目，可知《曝书亭集》在此后

陆续不断地输入日本。如内阁文库藏《舶来书籍

大意书·戌番外船》于宝历四年（1754年）条下著录

“《曝书亭集》，一部二套十二本”，同时还附有关于

该书编纂体例、收录诗文的简介，当是应对入关时

的书籍检查所用（大庭脩，1967：317）。此后的安

永八年（1779年）、文政十二年（1829年）亦见输入

《曝书亭集诗注》《曝书亭集》（大庭脩，1967：664、

585）。朱彝尊文集的输入至十九世纪中叶达到高

峰，几乎每年都可见到输入记录，如天保十五年

（1844年）输入“《曝书亭全集》，一部二套十三本”，

弘化二年（1845年）输入“《曝书亭全集》，一部二包

各六本”“《曝书亭笺注》，五部一包十本”，弘化三

年（1846年）输入“《曝书亭集》，一部一套”，嘉永二

年（1849年）输入“《曝书亭全集》，一部二包”“《曝

书亭》，一部十二本”。嘉永三年（1850年）输入“《曝

书亭》，一部十六本”“《曝书亭笺注》，一部一套”（大

庭脩，1967：613、634、504、531、537、550、552）。

除《曝书亭集》《曝书亭集诗注》等外，朱彝尊

生前编订的小集《竹垞文类》也曾输入日本，且时

间更早。《商舶载来书目》于享保十二年（1727年）

条下著录“《竹垞文类》，一部四本。”（大庭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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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671）另一部《载舶书目》亦载：“《竹垞文类》，

二十六卷，四本。明布衣秀水朱彝尊，字錫鬯。

序，魏僖撰。目录、乐府诗、古体诗、今体诗、联句

诗、集句诗、序、记、书、跋、铭、赞、杂文、碑、墓表、

墓志铭、论、传、祭文、哀辞。”[12]此本为二十六卷，

知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初刊本。

朱彝尊的经学目录巨著《经义考》，也传入日

本儒林。该书在朱氏生前仅刻成一百六十七卷，

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方由卢见曾补刻完成。据

《长崎官府贸易外船赍来书目》，此书在宝历九年

（1759年），即刻成后四年便由贸易商船携至日本

（大庭脩，1967：250）。此后，在天明二年（1782

年）、弘化元年（1844年）、弘化二年（1845年）、弘

化四年（1847年）、安政七年（1860年）都可见到输

入日本的记载（大庭脩，1967：414、474、488、518、

652）。现存长崎载舶书目多有阙佚，难称完整，因

此以上有关《经义考》输入的记录恐怕仅是冰山之

一角。事实上，仅宽政十二年（1802年）一年间，便

有末三番船携来二部，申二番船携来十五部，申五

番船携来四部，即至少二十一部《经义考》输入日

本（大庭脩，1967：252、253、255）。由此可推知，

《经义考》传入日本后，引起了江户儒林极大的兴

趣，求购者大有人在，故而贸易商船才会如此频繁

且大量地携来此书。

除经籍外，朱彝尊还曾编撰明代诗歌总集《明

诗综》一百卷，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编定付

梓，而后于享保六年（1721年）首次输入日本（大庭

脩，1967：720）。管及所见，这当是朱彝尊著述传

入日本最早者。此后，陆续有《明诗综》被商船携

至长崎的记录，宝历九年（1759年）一年间输入该

书计有十一部之多（大庭脩，1967：248-250）。《明诗

综》成为江户文人阅读明人诗作的重要文献，赖山

阳即有《明诗综》一书，阐说对明代诗风的评论[13]。

《明诗综》还对日本汉诗总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江户后期友野霞舟（1791-1849）编纂《熙朝诗荟》

一百一十卷，初以“熙朝诗综”为名，因人系诗，“各

氏之下系以小传，附以诗话”[14]，乃是仿效朱彝尊

《明诗综》的体例。

此外，朱彝尊编纂的词选集《词综》、地理专著

《日下旧闻》亦分别于天明二年（1782年）、宝历七

年（1757年）输入日本（大庭脩，1967：413、729）。

如上所举，虽远非朱彝尊著述全部，但其中最

重要的《曝书亭集》《经义考》《明诗综》《词综》《日

下旧闻》等都传入了日本，这在清一代文人中实属

罕见。朱氏著述东传的形式为中国商船出于书籍

贸易的目的携至长崎，进而在日本全国流通。这

些商船多从嘉兴平湖的乍浦出航，与朱氏及其弟

子友朋所处的江南文化圈有着地近之便，使得其

著述较早、较快、较多地输入日本。据目前所掌握

的史料，最早传入者为享保六年（1721年）的《明诗

综》，其次为享保十二年（1727年）的《竹垞文类》；

东传速度最快者为《经义考》，在中土刊刻仅四年

后便被携至日本。朱彝尊著述的东传，是十八、十

九世纪东亚地区书籍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伴

随着如此迅捷的书籍传播速度，日本接收到中国

最新的思想文化，对日本江户时期文学与学术的

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文章尔雅：朱彝尊文集在日本的翻刻与选编

2.1 《曝书亭集》的翻刻

中国刊印的《曝书亭集》传入日本的数量虽不

在少数，但作为舶来书籍价格不菲，一般的文人、

儒者想要获睹仍然不易，于是至江户中后期，开始

出现了利用中国刻本翻刻的和刻本《曝书亭集》。

和刻本《曝书亭集》十一卷，东京大学图书馆、

山梨县图书馆等机构有藏，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

刻本汉籍文集第十七辑》。内封面题“曝书亭集”，

右侧题“清朱竹垞太史著，日本筱崎先生阅”“序记

之部四册先成，余部嗣出”，左侧小字刻《四库全书

简明目录》对朱彝尊诗文、学术的评价，天头题“天

保癸卯十四年（1843年）初冬新刻”[15]。卷首有天

保十三年日人筱崎弼所撰序文，继之以王士稹、魏

禧、查慎行等人原序、目录。卷端题“曝书亭文集

卷第一”，次行低十一格题“秀水朱彝尊锡鬯”（長

澤規矩也編，1978a：454），左右单边有界，半页十

120



文明互鉴下的思想史2025年 第4期 总239号

二行，行二十三字，版心白口，记书名、卷次、页数，

上黑鱼尾。综合版式，可知是书以康熙五十三年

刊本《曝书亭集》为底本，选刻了其中卷三十四至

四十一、卷六十五至六十七的序、记部分，并于行

间附刻日文训点符号。内封面刊记虽曰“余部嗣

出”，但其余卷次不见著录，当是最终未能付梓

刊行。

序文撰者筱崎弼（1781-1851），字承弼，号小

竹，是江户中后期著名的汉诗人、儒学者。他在序

文中援引朱彝尊的文论观点，认同其所说作文之

要在于能“抒所欲言”，又指出朱氏之所以能做到

如此，在于他行遍天下，博通群籍，又精于考证之

学，故而能“发于文也，如水有源，混混不穷，是其

所以辞不求达而自达，格不求立而自立，文不求传

而自传也”（長澤規矩也編，1978a：449-450）。筱

崎弼颇为推崇朱彝尊的学术文章，这并非出于序

文中常见的虚美，而是源自他对朱氏“文章根本经

史”之理念的透彻理解与认同。

和刻本《曝书亭集》的刊行，说明朱彝尊文集

在江户中后期颇受欢迎，仅靠中土输入的《曝书亭

集》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故书坊寻求翻刻，以

期谋利。值得注意的是，书末列有负责出版的书

坊名，分别为京都的风月庄左卫门、胜村治右卫

门，江户的须原屋茂兵卫、山城屋佐兵卫、冈田屋

嘉七，大阪的敦贺屋九兵卫、河内屋新治郎，河内

屋茂兵卫，共计八家书坊。由三地的八家书坊共

同雕版刊行一部书，且邀请名家筱崎弼撰写序文，

显示出书坊对翻刻朱彝尊文集的重视以及对此书

日后流行及带来丰厚盈利的乐观预期。

2.2 《朱竹垞文粹》的编选与刊布

由于《曝书亭集》卷帙浩繁，不便阅读，因而日

本文人又自行选编了一部短小精致的朱彝尊文章

选本——《朱竹垞文粹》。

《朱竹垞文粹》六卷六册，国立国会图书馆、静

嘉堂文库等机构有藏，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

汉籍文集第十八辑》。内封面第一二三行分别题

“天保甲午五年（1835年）春新镌”“朱竹垞文粹”

“浪华书林 冈田群玉堂”[16]。卷首有村濑诲辅文政

十三年（1830年）《朱竹垞文粹序》，继之以《朱竹垞

小传》《朱竹垞文粹目录》。卷端题“朱竹垞文粹卷

一”，次行低九格题“后学村濑诲辅季德编次”（長

澤規矩也編，1978b：12）。四周单边有界，半页十

行，行二十字，版心白口，记书名、卷次、页数，上黑

鱼尾。全书选录朱彝尊文章共计一百五十九篇，依

文体编次，行间附刻日文训点、句读，天头附刻注解

以及辑录自徐凤辉《清二十四家文钞》的评语等。

编者村濑诲辅（1781-1857），字季德，号石庵，

曾任昌平坂学问所教授及甲府徽典馆学头。村濑

诲辅深感了解、学习清朝文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又鉴于当时舶来典籍得之不易，于是广泛收集清

人文集及地方志等，编纂、刊行《清名家小传》，成

为时人了解清朝情事的重要参考；同时又秉持以

“文”为传道核心的学术理念，积极编纂多种以“文

粹”为题的文章选集，在当时颇受欢迎。《朱竹垞文

粹》便是此一脉络下的产物。

通过《朱竹垞文粹序》，我们可以看出村濑诲

辅编纂此书的旨趣及其对朱彝尊文学思想的接

受。序文提出文有“真”与“伪”之别，且认为文章

是否能流传后世，惟在乎“伪”与“真”之间，进而批

评“今之为文者，伪而已”。“伪”的表现在于“欺人”

且“自欺”，即“求之圣贤之道，而有纰缪焉，方其下

笔，笔不如其所思，而有拘挛焉”（長澤規矩也編，

1978b：3）。村濑氏此论当是受朱彝尊之影响。朱

彝尊在《答胡司臬书》中曾批评时人以古文为博取

名声之具，“辄高自位置，标榜以为大家”，诋之为

“虚伪”；与之相反，朱氏主张“六经者，文之源也”，

作文应取法经典，并自述作文理念称：“仆之为此，

非名是务也，实也；其于文也，非作伪也，诚也”[17]。

朱氏所论“诚”与“伪”，即村濑序文“真”与“伪”之

说的出处。

村濑诲辅认同并接受了朱彝尊的文学思想，

而且还将朱氏本人作为文学典范，称许其“援据经

史，博约精微，笔从其所思，莫不纵横，亦不踰绳尺，

宜乎传诸后世而有光焉”（長澤規矩也編，1978b：3），

以其文为“真”的典范。又称“古人有言曰：为文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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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花散之空中，疏疏密密，从风自然成文，虽百为之，

岂复有同哉？是虽论天下之至文，复可以评竹垞

之文矣”（長澤規矩也編，1978b：4），将朱氏文章许

之为“天下之至文”，可谓推崇至极。此外，村濑氏

言：“惟去其伪焉，是朱竹垞之言也”，可见他还希望

通过编选、弘扬根本经典、自然成文的朱彝尊文章，

来矫正当时不合圣贤之道、虚伪造作的文坛风气。

《朱竹垞文粹》经村濑诲辅选定篇目、施加批

点后，应冈田纪胤之请，由大阪书坊冈田群玉堂制

版刊行于世。此书卷五末附刻一出自书坊的牌

记：“此书乃东武村濑诲辅先生以其博学多识之

力，自全集中选出奇绝且有裨益之文，又其中每文

施加圈点、批点，以作差别。且汇集同类书，校正

异同，列于标注之中，实先生编次尽矣。有志于文

章之人，以是等书为消日之具，必裨益不少。上套

三部既刻，下套三部亦近刻发兑。”（長澤規矩也

編，1978b：114）原文为日语训读体，汉译出自笔

者。这里极言此书编者之才识、体例之精审，宣称

对学者多有裨益，无异于一则商业广告，可见此书

已经进入了商业出版与流通的领域，凭借商业出

版的助力，流布广远，产生不小的影响。

江户后期的文士，多以这部《朱竹垞文粹》为

媒介阅读、接受朱彝尊的学术文章。如著名汉诗

人广濑淡窗（1782-1856）曾手抄《朱竹垞文粹》六

本[18]。再如大儒吉田松阴在安政四年（1857年）被

囚禁于长州藩野山监狱期间，曾通读《朱竹垞文

粹》[19]，并在其随笔杂抄中摘抄此书的内容，记录

阅读心得。如《丛棘随笔》摘抄朱彝尊《池北书库

记》等，表达对朱氏藏书八万卷的钦慕[20]；如《读余

杂抄》摘抄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中“昌黎韩氏

始倡圣贤之学，而欧阳氏、王氏、曾氏、二刘氏、三

苏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经术，北宋之文惟苏明允最

下，南宋之文朱元晦最醇”[21]，表达对朱氏以儒家

经典为根本的文学理念的认同。类似记载，不一

而足，可见此书流传之广远。

2.3 《朱竹垞文抄》《朱竹垞文选评》的编选

在村濑诲辅编刊《朱竹垞文粹》之后，又有数

人致力于编纂朱彝尊文章选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一部《朱竹垞文抄》

六卷抄本。是书仅见该馆庋藏，卷首有《朱竹垞文

抄序》，末署“岁在柔兆执徐，月在大吕，某日桃园

主人松田和孝选江都凌云亭中”[22]，知是江户后期

儒者松田和孝（1837-1859，字诚道，号寥水）所

编。结合其生平，可推算成书时间的“柔兆执徐”

当是安政三年（1856年）。松田于三年后切腹自

尽，故此书未及付梓，仅存稿本。文内有朱、青二

色的句读及圈点符号，天头偶有朱笔注解。选文

全部见于《朱竹垞文粹》，但数量较之为少，仅有一

百十八篇。

松田和孝在卷首序文中对朱彝尊之文学多有

揄扬，其云：“君子之为文，期载道焉而已矣。道既

遍矣，而文不至者未有之也矣。……圣贤之文，夫

亦如此而已。见竹垞之文，其心澹然而平，其言盎

然而和，雍容纡绤而不迫。深考其意，庶几可合圣

贤道德之遗意。是竹垞之文所以传诸后世而有光

焉也欤。”（松田和孝，1856：1）他指出朱彝尊博通

经典，规法圣人之道，故文章能“雍容纡绤而不

迫”，传诸后世。此外，开头“君子之为文，期载道

焉而已矣”一句，旨趣与文句都颇似此书卷一第四

篇选文朱彝尊《报李天生书》中的“文章之本，期于

载道而已”（松田和孝，1856：1）。可见松田和孝在

抄写、选编朱彝尊文章的过程中，也深刻地接受了

朱彝尊宗经、重道的文学思想[23]。

日人所编朱彝尊文章选集尚不止于此。松林

饭山（1839-1867）《饭山文存》卷首载其子义规所

作《例言》，其曰：“除此编外，更有诗文稿二卷及

《朱竹垞文选评》《正气百首》等遗书，将待他日而

梓之。”[24]可知松林饭山亦曾编选《朱竹垞文选评》

一书。其于《复广濑维孝书》中自述：“仆近日好读

《曝书亭集》，尝闻息轩翁于清儒之文，最赏竹垞，

心窃疑之，乃今而后始信其然。”（松林飯山，1937：

173）此书作于庆应元年（1865年），松林氏编纂《朱

竹垞文选评》亦当在此年前后。观其书名似附有

评点，惜其书不见著录，或已散佚。

随着和刻本《曝书亭集》的翻刻与《朱竹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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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等书的编刊，朱彝尊的学术文章在江户文坛逐

渐流行，为时人所熟知，吉田松阴读《朱竹垞文粹》

引述时人言曰：“清初诸儒，学问文艺，造诣并深

者，莫若朱彝尊”[25]，显示其在当时享有极高的评

价。在江户后期的汉文坛，流行的是侯方域的古

文[26]，其“以小说为古文辞”，有失“雅驯”[27]，前述村

濑诲辅的批评或亦有感于此而发。在此种背景

下，朱彝尊宗经重道的文学理念、醇雅精诣的文章

风格，经筱崎弼、村濑诲辅等人的弘扬，为江户文

坛带来了冲击，成为新的取法对象。江户后期最

重要的文章家之一松崎慊堂便学朱彝尊之文，楠

本硕水称其“有顾亭林、朱竹垞之风”[28]。他曾收

藏一部康熙刻本《曝书亭集》，几乎是将阅读此书

作为日课，频繁地在日记《慊堂日历》中记录自己

的阅读心得。受益于朱彝尊的文学影响，松崎慊

堂所作的文章以“纯粹”著称，在当时很有影响。松

崎慊堂的门人安井息轩（1799-1876）也继承他的文

学好尚，“于清儒之文最赏竹垞”（松林饭山，1937：

173），抄录有《曝书亭集拔粹》[29]，而且凭借取法朱

彝尊的文章，形成了其“雄浑苍老，醇乎醇者”的文

章风格，以至于三岛中洲在阅读其文章后评曰：“如

读朱竹垞文”[30]。由是可见，朱彝尊以其醇雅的学

术文章，对江户后期的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考证风起：《经义考》在日本的传抄与影响

朱彝尊的经学目录巨著《经义考》输入日本

后，得到江户儒者的高度评价。如林述斋曰：“朱

锡鬯《经义考》蒐集极赅，存佚弗遗。”[31]赖山阳亦

曰：“清人考据……其实益者，顾宁人《日知录》、朱

竹垞《经义考》及赵云崧《二十二史札记》之类，数

部而已”[32]，称许《经义考》为清人著述中最有益学

人者。

日本儒者在得到《经义考》后，积极抄写并深

入研习，有不少抄本流传至今。今考得《经义考》

抄本四种，皆出自名家之手，略述如下。

甲、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经义考抄》四

册。内封面有“拙斋先生手写”“水户青山氏藏”钤

印，知是出自江户后期水户学者青山延于（1776-

1843，号拙斋）之手。第一册末有奥书“天保十五

年甲辰七月上旬作表。延寿识”。第二册末有奥

书“文化十一季甲戌九月十九日抄了”。第三册末

有奥书“文化二年春二月抄录毕，是月重加点校，

藏于家塾。延于识。”可知是由青山延于在文化二

年（1802年）、文化十一年（1814年）抄写，后由其

子青山延寿于天保十五年（1844年）重加装订。是

书抄录《经义考》“易类”“诗类”“大学类”“论语类”

“孝经类”“书类”中的部分条目，行间有朱笔句读、

点抹，天头有少量墨笔批语，引中日典籍补正朱氏

之说，并略抒己见，如于卷一百“《韩诗说》·范处义

曰”条天头处引《文选》李善注补正之，再如于卷八

十八“《尚书考翼》·梅鷟自序曰”条天头处批曰：

“近世伊藤仁斋《中庸解》亦取道经之说，盖本鷟

说”，考索中日经学之互动影响。

乙、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藏《御题朱彝尊经

义考抄》一册，原为滨野知三郎旧藏。是书有篆书

题签“猪饲敬所翁手抄御题朱彝尊经义考”，内封

面钤“猪饲敬所翁遗书”印，知是江户后期儒学者

猪饲彦博（1761-1845，号敬所）所抄。卷首为“经

义考总目”，后摘抄《经义考》正文若干条，内有朱

墨笔句读、圈点，并以“彦博按”的形式，附有少量

小字双行的按语。猪饲敬所于《经义考》用力颇

勤，在其本人著述中亦常引以为证。如他在《经史

质疑》中据《经义考》转引黄宗炎《〈太极图辨〉自

序》，论周敦颐《太极图》受自陈抟；同书又驳朱熹

所谓二程受业于周敦颐之说，引《经义考》朱彝尊

按语，并称“考证尤详，竹垞之说是也”[33]。诸如此

类者，不胜枚举。

丙、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藏《经义考抄》一

册。该本无钤印、奥书等，馆藏目录亦未著录出自

谁人之手。然观其有书签题“兰林杂抄”，同馆另

一部有同样题签的《廿二史札记抄》，内封面有“高

桥氏图书信”钤印，知是松山蕃儒高桥栗（1788-

1834，号复斋）所抄，而《经义考抄》亦当出于其

手。此书抄录“易类”条目，附有句读，天头、行间

亦有少量墨笔批语，或注解人名书名，或引典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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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原著。

丁、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经义考抄》写本二册，

该馆书目著录为“海保渔村抄”。乃江户后期考证

学派大儒海保元备（1798-1866，号渔村）所抄。同

馆另藏《曝书亭集文抄》二卷二册，亦出自海保渔

村之手，可见其对朱彝尊著述颇为倾心。由于未

见原书，具体情况未详，但据《年谱》，海保氏于弘

化四年（1847年）十二月得《经义考》等数种书，并

作诗志之曰：“朝来偏带春颜色，添得床头数种

书”[34]，《经义考抄》应当成于此年前后。另海保渔

村在著述中引用《经义考》者所在多有，如在《论语

驳异》中论“删诗”说便引之为证，曰：“按删诗之说

为误……朱彝尊《经义考》论之具矣。”[35]再如在

《读朱笔记》卷三中引《经义考》驳朱熹之说，论周

敦颐《太极图》得自道教《太极先天合图》等图[36]。

同书卷四中引《经义考·徐氏善四易十二卷序》，论

《河图》《洛书》为二，而《洛书》非关易学（海保漁

村，1927：10）。

此外，东京都立图书馆河田文库藏有一部《经

义考摘抄》，庆应义塾图书馆藏有一部《经义考

抄》，其书未见，亦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前举传抄《经义考》的猪饲敬

所、海保渔村等人，在日本儒学史中皆属江户后期

的考证学派，即使是青山延于所属的水户学也有

重视经史、地理考证的倾向。除此数人外，考证学

派中如前文所举松崎慊堂、安井息轩皆赏好朱彝

尊学术文章。而另一位被誉为“日本考证家之嚆

矢”[37]的大田锦城，则将朱彝尊视作最为钦慕、毕

生效法的学术典范，其曰：“所最钦慕者，秀水朱竹

垞氏。学最该博，论最公正。会千家之长，萃百家

之美，此公有焉。仆所期程，亦在此公矣。”（大田

錦城，1938：58）这里所谓的“会千家之长，萃百家

之美”，显然就是针对《经义考》而言。

《九经谈》是大田锦城的代表论著，裒集了他

针对《四书》及《孝经》《尚书》《诗经》《左传》《周易》

等九部儒家经典的数百条评论，在字句训诂、文本

考辨及义理阐发方面，都有独到精深的见解。在

《九经谈》中，大田锦城引述最多的清人著作便是

《经义考》[38]，因此有学者指出：“大田锦城的学问

是在与清朝考证学的接触中锻炼形成的，而在此

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首先是《经义考》。”[39]

兹举《九经谈》书中两例，以说明大田锦城所

受朱彝尊《经义考》之影响。《九经谈》卷三“大学”，

辨析元明以降《大学》的版本系统，胪列车若水、黄

震、王柏、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三十余家的注

解，并称己之见解近于胡谓、崔铣[40]。但其中所列

车若水、王柏等人著作不仅没有传入日本的记录，

甚至在中国本土也早已亡佚，大田锦城不可能见

到并通览。因此他实则未见其所列诸书，而全取

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五七至一六〇。可见《经

义考》成为他著述立说的重要取资。

此外，《九经谈》卷七“梅本增多小辨”旨在考

证梅本《古文尚书》之伪，其中提及：“朱彝尊排梅

本增多者”“博辩宏议，排诋伪本，不遗余力”（大田

錦城，1927：184），可见他曾充分参考朱彝尊《经义

考》。至于书中具体观点，如考证伪孔氏古文与

《史记》所引不合，辨析许慎等人未见伪孔氏古文，

论杜林《漆书古文》即马融、郑玄所传之本等观点，

皆与《经义考》按语相合，当是受朱氏之说影响。

特别是针对梅本《古文尚书》，大田锦城在考证其

伪后，又指出“古尚书逸语，皆在此书”，其内容“无

违于道义者”，进而主张“辨真伪，与论用不用殊，

增多之伪可辨，而其书之用不可废”（大田錦城，

1927：181）。这与朱彝尊“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

多缀辑逸书成文，无大悖理”[41]之说，颇有相通之

处，显示出大田锦城接受了朱彝尊之于《尚书》辨

伪审慎、客观的态度。

综合而言，《经义考》一书对日本儒林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者，《经义考》开创辑考体

的文献目录新范式，其体例为日人所效仿，如大田

锦城门人、考证派医家多纪元胤撰《医籍考》八十

卷，“仿朱锡鬯《经义考》之体，每书先揭题名，次以

卷第，次以存佚未见，次以诸家序跋、撰人履历，而

次以考语”[42]。二者，《经义考》辑录了先秦至清初

上万条经说及补充资料，被誉为“校雠之总汇，考

镜之渊薮”[43]，与日本考证学派重视先秦典籍及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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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注的治学旨趣颇为契合，成为他们取资的丰

富宝库。三者，《经义考》中附有朱彝尊千余条按

语，考订文献真伪及学术源流，态度审慎公允，这

亦与考证学派重视考证又不拘门户的折衷态度若

合符节，成为他们立论的基础。总之，日本江户时

期的考证学派儒者正是通过抄写、研习《经义考》，

充分掌握历代经解、评论及相关资料，并引以为己

说之助，进而批评宋儒性理之学缺乏依据。因此

可以说，朱彝尊《经义考》的东传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江户后期考证学派的发展与流行。

4 结 语

十七至十九世纪，是中日两国海上交流空前

活跃的时代。通过与长崎之间的海上商路，清朝

的书籍与学术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江户日本，对

其思想学术与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

朱彝尊著述的东传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

一。朱彝尊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包括《曝书亭

集》《竹垞文类》《明诗综》《词综》《经义考》《日下旧

闻》等，都传入了日本。其传入的速度之快、频率

之高、规模之大，不仅在清代文人学者群体中独树

一帜，甚至放眼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也较为突出。

朱彝尊文集传入日本后，引发江户文坛的强

烈兴趣，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天保年间京都、

大阪、江户三地的八家书坊合作翻刻了《曝书亭

集》的序记部分。另一方面，有感于《曝书亭集》卷

帙浩繁，日本文人还选编与刊布了《朱竹垞文粹》

等文章选本。朱彝尊以宗经重道的文学理念和醇

雅的文风著称，这引发了江户文人的高度共鸣。

如筱崎弼、村濑诲辅、松田和孝等人，在序文中从

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朱彝尊文学理念的认同和对其

文风的推崇。经他们的积极弘扬，朱彝尊的醇雅

文章在江户文坛逐渐流行，成为松崎慊堂、安井息

轩等人的取法对象，矫正了当时片面追求文辞、虚

伪造作的文坛风气，对于江户后期汉文学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彝尊同时也是学术大家，其代表著作《经义

考》传入日本后，亦备受江户儒林推崇。青山延

于、猪饲敬所、海保渔村等名家大儒都有抄录、研

习《经义考》的经历，并有多种抄本传世。尤以大

田锦城最为推崇朱彝尊，将之视作毕生追随和效

法的学术典范，其代表著作《九经谈》无论是在资

料取用还是学术观点上，都有明显受《经义考》影

响的痕迹。朱彝尊《经义考》以博综审慎著称，虽

重视考据征实，但没有此后乾嘉学者那种强烈的

汉宋门户意识，这与江户考证学派的折衷旨趣颇

为相合，不仅成为他们取用历代经解评论的宝库，

其学术观点也被频繁援引作为立论的基础，由此

推动了江户后期考证学派的发展与兴盛。

总之，朱彝尊作为文化巨子，不仅是中国本土

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其著述、思想远播海

外，对日本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足以

说明竹垞之学有如丰饶之海，值得不同地域、不同

文化背景的学者持续研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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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national Influence of Zhu Yizun: The Reception and Impact of His Works in
Edo-Period Jap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ibliographies of Chinese ship cargoes, Zhu Yizun's writings, composed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were introduced to Japan through the medium of book trade. Notably, Zhu's Jingyi Kao was brought to Japan merely four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China. Following its arrival, Zhu Yizun's collected works garnered the interest of the Edo literary

community, lead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Japanese-printed editions such as Pushuting Ji and selections like Zhuzhucha Wencui

compiled by Murasé Kaifu. Concurrently, Zhu's refined and elegant writing style gained popularity, influencing Edo literary

figures like Matsuzaki Kyodo and Yasui Ikken, and helping to reform the literary tastes of the period. Zhu Yizun's Jingyi Kao

was also highly esteemed by Edo Confucian scholars. Notable figures such as Inoshishi Keisho and Kaibo Gyoson transcribed

and studied the work, with Ota Kinjou being one of its most fervent admirers. His prominent work, Jiujing Dan, clearly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Zhu's text. Zhu Yizun not on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larship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abroad, notably contributing to the flouris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vidential scholarship in

late Edo-perio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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